再見刺桐花開











◎玉媽媽

在花東海岸的噶瑪蘭族歲時傳說中，

刺同花開，是捕飛魚的季節；

也是一年的開始。

心碎的記憶

    第一次見到凱凱和晴晴兄妹，是在學校的輔導室。深邃的五官和輪廓、晶瑩剔透的一雙大眼，讓人一眼就認出那是一份來自故鄉熟悉的臉譜。學習意願低落、功課未繳與常常遲到、缺課是他們被請來輔導室的最主要原因。

    凱凱的母親是來自於花東海岸被阿美族同化的噶瑪蘭人，父親在一次的遠洋漁船工作中落海失蹤，母親在隔年的聖誕夜留下了一個芭比娃娃當她的耶誕禮物後，就離她而去，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消失在她青澀的童年記憶裡。

    國中畢業那一年，她和幾個部落的同學參加了美髮建教班，來到了繁華的台北，也在美容院裡邂逅了他的先生。雖然他們的婚姻一直得不到漢族婆婆的認同，但孩子接二連三的到來，倒也相安無事。

    生命的造化弄人，就在凱凱兄妹五歲和四歲的那一年，先生在一場突如其來的腦溢血而被冰冷的抬回家。從此婆婆將先生的死，歸因於她是一顆掃把星「剋父、剋夫」。為了一雙稚嫩的兒女生活安定，在婆婆的百般刁難中，她渡過了無數個流淚的寒暑。

  失去獨子，白法人送黑法人的悲傷，婆婆的心情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她實在很難去理解，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及房屋貸款，她必須日以繼夜的打零工，而婆婆卻常常懷疑她的晚歸而拿稚齡的孩子出氣，甚至在孩子放學的時候不開門，將他們關在門外挨餓受凍，更遑論功課的複習與準備。

    沒有親人的依靠，又沒有經濟能力將孩子放在安親班裡。她只有不斷的隱忍和懇求婆婆，有好幾次，她們母子又被非理性的婆婆關在門外，好心的鄰人收留了她們並氣憤的一狀告到管區去。婆媳關係因而更加緊繃惡化。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有一天深夜，婆婆到管區報案，說她遺失了收藏多年的手鐲項鍊，結果在她的房間找到了遺失的東西。就這樣百口莫辯，多年來的隱忍和委曲像潰堤的河，孤獨疲乏淚如雨下的凱媽牽著一雙兒女頭也不回的離開了僅有的棲身之處。

曙光乍現的暖意

   深夜的台北，五彩的霓虹燈閃爍不停，麥當勞裡的顧客稀疏，不知往那裡去的母子神情憔悴的縮在店前的角落。沒有兒少保護及婦女保護的年代，女警隊是她們唯一安全的庇護所在。不敢將他們安置在家裡，是擔心自己不夠專業沒辦法保護、同理到對生命產生極度失望的母親，那是一個晦暗的漫漫長夜，我們在麥當勞裡等待黎明的到來。

感謝愛心媽媽們在他們母子最需要協助的時候所給予的幫忙，在距離女警隊來接她們的短短四個鐘頭裡，熱忱的媽媽們已經準備了三大皮箱的盥洗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在她們母子遷居到庇護家園，新年將到的日子裡，媽媽們想盡了許多方法提供打工機會，接近凱媽，同理她、給她加油打氣，安頓了身心俱疲的母親，那種相互疼惜、扶持的心情滋潤了水泥叢林都會人的心，也匯集了許多愛的方法和力量，凝聚了許多可愛有心的家庭。

半年後，凱媽帶著眾人的祝福走出了陰霾，在黃媽媽的協助下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兄妹兩在許多媽媽的輪流照顧下，功課也一直保持一定的水準，尤其是晴晴乖巧溫馴的性格，得到許多師長的讚賞，也常常義務為她補強功課。

仰望晴空之美，在千禧年的最後一屆高中聯考，晴晴不負眾望的考上了北聯，凱凱也即將在明年高職畢業。回顧這七年來的溫馨片段，不禁讓我想到故鄉的刺桐花開，是豐收的季節，也是喜樂人生的的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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